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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香
港
作
家
聯
會
籌
建
永
久
會
址
，
終
於
獲
得
落
實

了
。想

起
最
近
來
香
港
的
白
先
勇
，
對
我
談
起
文
學
的

堅
持
和
執
㠥
，
頗
多
感
觸
。
愛
因
斯
坦
說
過
：
﹁
不

管
時
代
的
潮
流
和
社
會
的
風
尚
怎
樣
，
人
總
可
以
憑
㠥
高

貴
的
品
質
，
超
脫
時
代
和
社
會
，
走
自
己
正
確
的
道
路
。

現
在
，
大
家
都
為
了
電
冰
箱
、
汽
車
、
房
子
而
奔
走
、
追

逐
、
競
爭
。
這
是
我
們
這
個
時
代
的
特
徵
了
。
但
是
也
有

不
少
人
，
他
們
不
追
求
這
些
物
質
的
東
西
，
他
們
追
求
理

想
和
真
理
，
得
到
了
內
心
的
自
由
和
安
寧
。
﹂

白
先
勇
當
年
在
台
灣
辦
︽
現
代
文
學
︾，
把
時
間
、
精

神
、
金
錢
都
押
上
去
，
讓
︽
現
代
文
學
︾
持
續
了
二
十

年
，
影
響
了
海
內
外
無
數
有
志
創
作
和
愛
好
文
學
的
青

年
。在

香
港
辦
文
學
雜
誌
更
是
難
上
加
難
，
一
方
面
文
學
作

為
商
品
價
值
基
本
是
等
於
零
，
注
定
是
一
個
落
泊
孤
兒
。

組
織
文
學
團
體
，
經
費
便
是
一
大
難
題
。
　

﹁
作
聯
﹂
迄
今
已
堅
持
了
二
十
三
年
了
。
作
為
一
個
民

間
文
學
團
體
，
在
官
方
長
期
漠
視
和
商
品
社
會
夾
縫
下
掙

扎
成
長
，
期
間
沒
有
被
商
品
化
的
巨
浪
淹
沒
，
不
光
生
存

了
二
十
三
個
春
秋
，
還
購
買
了
自
己
的
會
址
。
這
在
銅
鈿

社
會
的
今
天
，
不
啻
是
一
個
奇
蹟
。

﹁
作
聯
﹂
會
址
過
去
長
期
是
租
用
的
，
後
期
由
一
位
榮

譽
會
長
以
象
徵
式
的
租
金
借
用
。
會
址
一
直
很
狹
隘
，
坐

落
的
地
點
也
不
理
想
，
原
來
一
個
寫
字
樓
大
廈
，
後
來
發

展
成
一
樓
一
鳳
的
所
在
，
甚
至
香
港
個
別
報
章
，
也
曾
以

﹁
作
聯
﹂
會
所
與
一
樓
一
鳳
共
處
為
題
，
大
做
文
章
。
會
員

在
此
上
落
很
不
方
便
，
開
會
、
聚
會
都
得
在
會
址
以
外
的

酒
樓
舉
行
，
很
不
正
常
。

大
約
五
、
六
年
前
，
我
們
在
理
事
會
提
出
籌
募
購
置
永

久
會
所
經
費
的
建
議
，
建
議
方
案
乍
聞
有
點
匪
夷
所
思
，

不
少
人
不
看
好
，
甚
至
潑
冷
水
，
覺
得
這
是
戛
戛
乎
其
難

的
事
。

在
理
事
會
大
部
分
成
員
的
堅
持
下
，
我
們
終
於
向
外
界

公
開
籌
募
建
永
久
會
址
的
消
息
，
期
間
籌
募
工
作
進
展
不

大
，
﹁
作
聯
﹂
的
會
員
都
是
窮
書
生
，
加
上
香
港
樓
價
不

斷
暴
升
，
辛
辛
苦
苦
所
籌
得
的
捐
款
，
在
此
消
彼
長
下
，

離
目
標
愈
來
愈
渺
遠
。
但
是
我
們
沒
有
放
棄
，
堅
定
信

心
，
只
有
加
倍
努
力
、
奔
走
疾
呼
。
　

正
是
皇
天
不
負
有
心
人
，
五
年
後
，
我
們
終
於
籌
得
足

夠
費
用
，
並
購
得
一
個
位
於
柴
灣
工
貿
大
廈
面
積
七
百
多

平
方
呎
的
永
久
會
址
，
地
方
雖
然
不
大
，
卻
是
我
們
﹁
作

聯
﹂
永
久
的
家
。

﹁
家
﹂
是
一
個
溫
馨
的
名
字
，
它
是
在
人
生
旅
途
跋
涉

的
棲
身
、
休
憩
之
所
，
是
親
切
的
、
也
是
甜
蜜
的
。

有
了
家
，
便
有
落
腳
的
地
方
。
我
們
將
善
用
這
個
家
，

定
期
舉
辦
文
學
沙
龍
，
包
括
文
學
講
座
、
座
談
會
和
會
員

作
品
交
流
，
我
們
也
歡
迎
我
們
的
會
員
經
常
回
家
，
在
這

個
文
學
天
地
論
劍
談
文
。

談
到
香
港
文
學
，
有
不
少
人
發
出
悲
觀
的
論
調
，
認
為

香
港
文
學
已
氣
息
奄
奄
了
。

香
港
文
學
被
邊
緣
化
的
說
法
，
已
成
為
不
可
否
認
的
事

實
，
但
是
，
我
想
，
只
要
我
們
文
學
工
作
者
自
己
的
心
態

不
邊
緣
化
，
即
使
地
處
邊
緣
，
我
們
也
要
在
這
個
貧
瘠
的

邊
緣
地
帶
叩
開
一
片
文
學
的
小
綠
洲
。

這
片
綠
洲
，
在
這
商
業
大
都
會
的
背
後
，
不
一
定
很
顯

眼
，
但
卻
煥
發
出
勃
勃
的
生
氣
，
驗
證
文
學
不
死
的
定

律
。

在
報
上
看
到
一
篇
︽
常
懷
感
恩
之
心
︾

的
論
文
，
深
有
同
感
。
感
恩
，
就
是
說
，

對
社
會
、
父
母
、
同
僚
的
照
顧
、
養
育
、

幫
助
應
該
常
懷
感
恩
之
心
，
那
麼
時
下
的

怨
氣
便
會
減
少
許
多
，
社
會
和
諧
風
氣
便
能
養

成
。可

惜
，
當
前
社
會
上
瀰
漫
㠥
的
卻
更
多
的
是

﹁
常
懷
埋
怨
之
心
﹂，
對
社
會
、
政
府
諸
多
不

滿
，
對
父
母
諸
多
需
求
，
對
同
僚
、
朋
友
的
幫

助
視
之
為
理
所
當
然
。
奉
行
的
是
﹁
寧
可
我
負

人
，
不
可
人
負
我
﹂
的
荒
謬
哲
學
。

政
府
和
社
會
當
然
仍
有
不
足
之
處
，
但
能
說

一
無
是
處
嗎
？
許
多
人
拿
綜
援
、
享
受
低
價
的

公
家
醫
療
、
享
受
義
務
教
育
和
某
些
學
生
貸

金
。
許
多
人
還
住
上
多
年
的
廉
價
公
屋
或
居

屋
。
某
些
有
破
壞
冇
建
設
的
議
員
，
還
享
受
㠥

高
薪
厚
祿
呢
。

父
母
養
育
自
己
長
大
成
人
，
供
書
教
學
，
為

自
己
的
成
長
操
心
，
看
父
親
的
背
影
、
母
親
的

背
影
，
難
道
不
應
為
父
母
的
辛
勞
感
恩
嗎
？
當

我
看
到
一
些
倫
常
慘
劇
，
兒
女
打
罵
父
母
，
甚

至
加
以
殺
害
，
真
感
到
不
知
人
間
何
世
！

內
地
自
從
經
過
一
場
﹁
文
化
大
革
命
﹂，
倫
常

盡
喪
。
當
今
，
一
切
向
錢
看
的
風
氣
又
愈
吹
愈

盛
。
在
道
德
教
育
上
，
家
庭
教
育
缺
少
，
學
校

教
育
缺
位
，
社
會
示
範
變
味
。
到
處
可
見
的
人

情
冷
漠
、
見
死
不
救
的
社
會
現
象
，
能
不
令
人

慨
嘆
再
三
？

常
懷
感
恩
之
心
，
就
是
嚴
於
律
己
；
常
懷
埋

怨
之
心
，
便
是
苛
於
責
人
。
一
個
責
人
嚴
、
律

己
寬
的
人
，
大
概
也
不
會
是
一
位
真
正
的
﹁
成

功
人
士
﹂。
而
且
一
個
整
天
在
埋
怨
這
、
埋
怨
那

的
人
，
也
就
沒
有
心
思
去
充
實
自
己
、
勤
學
苦

讀
。
這
種
人
，
大
概
只
能
是
﹁
飯
來
張
口
、
衣

來
伸
手
﹂
的
懶
蟲
，
或
者
是
無
所
事
事
的
流
浪

漢
。
奉
勸
青
年
人
，
特
別
是
一
些
自
稱
﹁
憤
青
﹂

的
，
認
真
體
會
﹁
常
懷
感
恩
之
心
﹂
這
句
話
的

真
諦
，
有
了
感
恩
之
心
，
才
能
發
奮
圖
強
，
有

了
感
恩
之
心
，
便
有
﹁
報
答
﹂
之
意
。
報
答
父

母
，
報
答
社
會
，
報
答
國
家
，
一
個
人
有
所
奉

獻
，
便
是
由
於
感
恩
的
驅
策
。
這
樣
，
他
才
能

成
為
一
個
有
益
於
社
會
的
人
。

世
上
沒
有
任
何
事
是
不
能

批
評
的
，
只
要
你
找
㠥
你
那

邊
的
道
理
，
就
可
以
對
任
何

事
作
出
批
評
。

最
近
，
很
多
國
際
級
的
歌
星
來

港
獻
唱
，
比
如
我
最
喜
愛
的
古
典

樂
曲
歌
手K

atherine
Jenkins

，

本
月
二
十
日
就
在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演
唱
，
對
於
她
的
歌
藝
，
相
信
很

少
人
會
有
批
評
，
尤
其
是
她
唱
那

首
﹁
我
做
的
任
何
事
，
都
是
為
你

而
做
﹂
，
繞
樑
三
日
，
百
聽
不

厭
。但

是
，
我
有
個
朋
友
還
是
對
這

次
演
唱
會
，
發
揮
他
的
批
評
長

才
。
朋
友
的
批
評
，
是
針
對
演
唱

會
的
地
點
，
而
不
是
個
人
。
朋
友

說
，
不
少
來
港
演
唱
的
國
際
巨

星
，
為
什
麼
會
選
擇
最
近
機
場
的

國
際
博
覽
會
會
場
？
因
為
對
於
國

際
巨
星
來
說
，
香
港
已
不
是
中

心
，
而
是
中
轉
市
場
，
他
們
的
主

要
目
的
，
不
在
香
港
，
而
在
北

京
、
上
海
，
香
港
早
已
淪
為
一
個

﹁
順
道
而
來
，
不
來
白
不
來
﹂
的

中
轉
站
而
已
。

因
為
他
們
一
下
飛
機
，
即
進
行

演
唱
，
唱
畢
，
馬
上
飛
走
，
不
會

停
留
。
原
來
朋
友
是
借
題
發
揮
而

已
。同

樣
，
這
次
財
爺
的
報
告
，
有

多
少
又
是
借
題
發
揮
的
批
評
？
多

少
是
有
的
放
矢
？
恐
怕
就
沒
有
多

少
人
去
判
斷
去
理
解
了
。
反
正
你

也
批
評
，
我
就
也
來
批
評
一
下

了
。對

有
些
人
來
說
，
最
值
得
批
評

的
，
是
香
煙
稅
出
手
太
重
了
。
因

為
，
愈
是
沒
有
多
少
錢
的
人
，
愈

是
要
抽
根
煙
來
解
決
煩
惱
。
如
今

一
加
就
百
分
之
四
十
幾
，
連
同
上

回
加
的
，
已
是
兩
倍
多
了
，
豈
不

讓
那
些
要
靠
煙
來
解
決
貧
困
煩
惱

的
貧
困
煙
民
，
煩
上
加
煩
？
焉
能

不
衝
擊
政
府
？
這
個
政
府
又
焉
能

不
被
批
得
體
無
完
膚
？

繼
︽
俗
物
圖
鑑
︾
及
︽
香
港
電
影
夜
與
霧
︾

後
，
我
在
生
活
書
房
麾
下
再
推
出
︽
日
本
變

容—
—

文
化
越
境
的
跨
界
觀
寫
︾。
本
書
是
以

舊
作
︽
亂
步
東
洋
︾
為
藍
本
，
但
篇
章
則
作

出
幾
近
一
半
的
增
刪
，
所
以
經
商
議
後
決
定
以

︽
日
本
變
容—

—

文
化
越
境
的
跨
界
觀
寫
︾
的
新
書

名
推
出
，
而
非
用
﹁
復
刻
新
版
﹂
的
形
式
面
世
。

︽
亂
步
東
洋
︾
是
○
一
年
在
香
港
出
版
的
書
，

當
年
的
副
題
為
﹁
日
本
文
化
雜
踏
記
﹂—

—

﹁
雜

踏
﹂
及
﹁
亂
步
﹂，
一
向
是
個
人
寫
作
上
的
關
鍵

詞
。
有
趣
的
是
，
書
籍
當
年
是
由
一
所
正
在
冒
起

的
電
腦
出
版
社
刊
行
，
後
來
卻
又
迅
即
偃
旗
息

鼓
。
這
就
是
香
港
的
文
化
特
性
，
沒
有
任
何
起
伏

常
規
，
寫
作
人
只
能
不
斷
以
寄
生
狀
態
打
游
擊
地

依
傍
求
存—

—

我
所
指
的
求
存
絕
非
指
經
濟
上
的

條
件
，
事
實
上
隨
㠥
出
版
社
的
瓦
解
，
︽
亂
步
東

洋
︾
亦
沒
有
為
我
帶
來
一
分
一
毫
的
版
稅
。
所
謂

求
存
，
或
許
屬
於
較
為
舊
派
的
思
維
模
式
，
對
今

時
今
日
以
網
路
世
界
作
為
寫
作
及
發
表
主
場
域
的

新
生
代
來
說
，
講
求
即
時
互
動
以
及
永
遠
處
於
現

在
進
行
式
的
寫
作
模
式
，
大
抵
才
是
心
儀
所
屬
的

潛
行
空
間
。
但
於
我
而
言
，
每
一
本
實
存
的
出
版

著
作
，
所
提
供
的
檢
視
及
整
理
意
義
，
或
許
屬
非

常
個
人
化
的
鞭
策
原
動
力
，
因
此
所
以
我
珍
惜
任

何
一
個
機
會
，
也
由
衷
希
望
不
會
糟
塌
一
二
。
回

頭
說
來
，
因
為
原
書
在
香
港
出
版
及
發
行
遇
上
剛

才
提
及
的
障
礙
，
所
以
原
則
上
看
成
為
一
本
隱
形

缺
席
的
書
也
絕
不
為
過
。
而
香
港
寫
作
的
文
化
人

正
好
時
常
處
於
以
上
的
窘
局
，
書
本
難
有
出
版
的

機
會
當
然
是
其
一
；
出
版
後
因
為
如
此
或
如
彼
的

因
由
，
令
到
經
濟
上
完
全
得
不
到
回
報
收
益
是
其

二
；
因
為
配
合
上
條
件
欠
佳
，
致
令
讀
本
沒
有
太

多
面
世
曝
光
機
會
，
長
埋
書
倉
甚
至
淪
為
廢
紙
是

其
三
；
最
後
即
使
作
者
想
不
收
分
文
取
回
版
權
，

但
也
因
為
合
約
所
限
，
往
往
只
能
半
死
不
活
拖
沓

至
合
約
中
止
日
期
才
可
有
重
生
的
契
機
，
是
其

四
。一

本
書
的
命
運
，
往
往
就
是
如
此
坎
坷
倖
存
過

來
。
不
過
禍
兮
福
所
倚
，
今
次
重
整
以
︽
日
本
變

容—
—

文
化
越
境
的
跨
界
觀
寫
︾
推
出
，
最
令
人

喜
出
望
外
的
，
是
書
竟
得
到
李
長
聲
老
師
撰
序
，

不
啻
若
夢
境
成
真
。
李
老
師
的
︽
居
酒
屋
閑
話
︾、

︽
日
下
書
︾
及
︽
日
邊
瞻
日
本
︾
等
著
作
，
全
都
屬

我
愛
讀
的
書
，
老
師
對
日
本
的
深
邃
探
究
，
委
實

令
人
大
開
眼
界
。
與
此
同
時
，
羅
貴
祥
兄
更
在
百

忙
之
中
，
抽
空
把
當
年
的
︽
亂
步
東
洋
︾
原
序
作

出
對
讀
修
訂
。
凡
此
種
種
，
不
及
一
一
言
謝
。

《日本變容》後記

年
輕
助
手
最
近
迷
上
了
台
灣
的
綜
藝
節

目
，
更
順
帶
被
當
地
的
少
女
偶
像
楊
丞
琳
吸

引
，
大
力
推
介
其
大
受
歡
迎
的
經
典
歌
︽
曖

昧
︾。
不
過
，
在
天
命
的
心
目
中
，
早
有
另
一

首
更
經
典
的
︽
曖
昧
︾—

—

王
菲
多
年
前
主
唱
的

作
品
。

同
是
描
述
男
友
關
係
剛
超
過
友
誼
時
的
兩
首

歌
，
卻
有
完
全
讓
人
迥
異
的
感
覺
。
楊
丞
琳
的
那

首
將
重
點
放
在
那
種
未
到
愛
情
的
進
退
兩
難
，
一

開
首
便
點
明
曖
昧
讓
人
受
盡
委
屈
，
聚
焦
於
那
很

接
近
但
仍
有
距
離
的
痛
苦
；
王
菲
的
作
品
，
則
享

受
㠥
那
種
超
越
友
情
但
又
未
成
愛
情
的
興
奮
，
正

為
兩
人
的
距
離
已
近
得
可
以
呼
吸
對
方
所
吐
的
煙

圈
而
慶
賀
。
兩
首
歌
唱
的
明
明
是
同
一
話
題
，
但

卻
有
兩
種
完
全
不
同
的
演
繹
與
心
境
。

大
概
楊
丞
琳
那
首
︽
曖
昧
︾
描
述
的
，
是
少
女

情
竇
初
開
的
青
澀
心
事
，
王
菲
那
首
所
寫
的
，
則

是
場
已
經
熟
練
愛
情
的
男
女
遊
戲
。
不
過
，
這
兩

首
歌
的
對
比
，
倒
令
天
命
想
起
一
句
老
話
：
﹁
一

念
天
堂
，
一
念
地
獄
。
﹂

可
不
是
嗎
？
在
面
對
同
一
個
個
人
未
必
有
能
力

改
變
的
情
況
，
只
要
懷
㠥
不
同
的
心
境
，
委
屈
與

痛
苦
亦
可
變
成
興
奮
與
慶
賀
，
重
點
在
於
你
是
看

到
兩
人
仍
有
距
離
，
還
是
已
經
近
得
可
以
感
覺
對

方
的
氣
息
，
是
悲
是
喜
完
全
由
心
而
發
。
而
且
再

看
遠
一
點
，
你
認
為
一
個
老
是
鬱
鬱
寡
歡
的
女
生

較
易
俘
虜
男
生
的
心
，
還
是
一
個
能
夠
欣
賞
生
活

的
女
性
贏
面
較
大
？
我
想
一
定
是
後
者
吧
！
試
問

有
誰
喜
歡
跟
一
個
終
日
﹁
苦
口
苦
面
﹂
的
人
相

處
！何

況
，
就
算
最
後
兩
人
也
攫
取
不
了
男
生
的
歡

心
，
後
者
亦
已
經
享
受
過
曖
昧
的
快
樂
，
賺
到
了

滋
養
生
活
的
養
分
，
不
像
前
者
一
般
，
只
會
繼
續

沉
溺
於
痛
苦
中
。

請
記
㠥
，
人
未
必
時
時
能
夠
改
變
所
處
的
境

況
，
反
而
心
境
卻
隨
時
掌
握
於
自
己
手
中
，
主
宰

㠥
你
到
底
是
身
處
天
堂
還
是
地
獄
，
而
且
只
要
心

境
一
變
，
它
隨
時
更
會
成
為
日
後
改
善
境
況
的
最

大
原
動
力
！

曖昧禪

突然一陣嗚嗚嗚，然後是蓬蓬蓬，還有嘟嘟嘟，接
㠥嘩嘩嘩，喧囂誇張得我不得不把我從夢中叫醒，醒
來的我又不得不歎氣把我自己從睡眠中叫起來，睜開
眼睛看見一絲光線穿過窗簾隙縫越到房裡來，一時之
間不知自己置身何處。
剎那的失神後，坐起來，看㠥陌生的臥室，才倏爾

回神，來到曼谷的第一個清晨，竟是由窗外那眾聲喧
嘩的交通工具充當鬧鐘。
近年來不停在路上當旅人，旅遊是心靈的出走，為

了不讓心蒙上厭倦的灰塵，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中，短
暫的出走卻也算是一種休息。日常生活的煩瑣與重複
令人麻木而疲累，審美疲乏時來一段短息，就像畫畫
用多了暗淡的色調，看㠥悶不可擋時，豁然彩上幾筆
絢艷璀璨，奼紫嫣紅鮮黃明橙，要的效果是斑斕奪
目，不理是否俗不可耐。
不能說不喜歡這樣的生活，且有許多朋友羨慕㠥，

但更多朋友不知道對於旅遊我有各種懼怕的病症。每
次搭飛機前都要深呼吸。一進機艙就覺得尿意充斥，
座位若排在窗口更加嚴重。尤其廉價航空的出現，搞
得好像滿天空皆是飛機，天空就這麼點大，增添的飛
機和從前相比，多出太多。馬路上時常發生的意外，
很大可能在空中出現。誰也無法預測。當然我這個人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還有很多自己認為重要的事尚未
去做。我喜歡魯迅的小說，也聽從魯迅的話，名人的
名言總有道理，他說「有些事要快點做。」，是的，
非常認同。可惜聽到這話的時候，已經是四十歲以
後。時不我與讓我很多地方不得不搭飛機。而搭機的
恐慌心理從沒被克服過，可是人還一直在飛機旅行。
另外尚有一個睡不㠥的病，只要換張床和枕頭，就無
法適應。平常床要硬而大，枕頭要軟而平，還有睡衣
要非常乾淨且寬鬆，隨便穿套衣褲就睡了去，在我是
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再累也得有所挑擇。這麼多怪
癖，旅人生活於我不能說是負擔，但卻是一種挑戰。
學習克服困難之餘，順便克服自己的古怪缺點。這種

種挑剔苛求，由歲月積
累，顯示年齡不小。「我
的頭一碰到枕，即時入
眠」如此隨時隨地，倒下
去便立刻睡㠥的年輕人，
大雨傾盆從頭淋下也不會
醒，才是稱職的頭號旅遊
者。如要繼續當旅人，那
些後期培養起來的所有中
年後的怪癖都得去掉。只
是一時之間比較難。
那麼多恐懼之中，想也沒想過，這回到曼谷，還加

上新的一項。那早上明明好好的嗓子，在吉隆坡機場
仍說㠥話，班機剛剛降落曼谷，才走出機場，接機的
人尚未把我們送到酒店，嗓音驟然消失，馬上變成啞
巴。有人問我是否緊張？我說嗟！但沒有聲音，只有
嘴型。這回到曼谷是油畫聯展，合演而已，又不是唯
一的主角，哪有什麼壓力？說完了，無人聽聞，亦無
回應，因為聲音出不來。
曼谷畫家關心地追問靜默無言的我究竟怎麼一回

事？熱心的大馬同行畫家一邊嘖嘖稱奇一邊代我解
釋。有說是空氣污染過於嚴重，有說是氣候太炎熱，
我只能微笑。
被稱為「微笑的國土」的泰國是亞洲最具異域風情

的地方，位於湄南河畔的曼谷於1782年由創立傑基王
朝的拉瑪一世定為首都，現在任上以親民愛民深受國
民愛戴的普密蓬．阿杜德於1946年登基，為拉瑪九世
王。曼谷在泰文的意思是「天使之城」。微笑和天使
正是曼谷引人入勝之處，多次到曼谷當過客，但為畫
展而來倒是首回。第五屆亞洲美術展的主辦單位是吞
武里皇家大學和曼谷國家畫廊，皇家大學校長特別重
視故而邀請公主剪綵開幕。公主出席，得找商家贊
助，贊助商家必需每單位捐助一筆錢予公主名下的慈
善基金會，這筆善款獲益的是普通子民，貧窮困苦的

人民如有任何需要，可向基金會要求捐助。
來自亞洲各地區的與會畫家原以為可靠近公主合

照，沒想到這幾年紅衫黃衫之亂，令任何人皆不得接
近皇室成員。遠觀公主風采過後，三十個各國畫家代
表到泰皇療養的裡叻醫院為病中的泰皇祈禱，祝願他
早日康復。在城裡行車，參觀金碧輝煌、宏偉壯觀、
鎏金溢彩、燦爛奪目的大皇宮和玉佛寺，一路但見
「東方威尼斯」美譽的曼谷河道縱橫。泰國人民的母
親河湄南河流經全國1800公里，遊客乘船瀏覽，除了
觀賞沿岸浮在水上的高腳屋住宅、廟宇和商店，「浮
動的市場」更是名聞遐邇。傳統的水上人家划㠥修長
型的泰式長尾小舢舨，進行各種小生意，包括售賣鮮
花、水果、手工藝品，還有傳統的泰國食物如炸香
蕉、椰絲糕、嫩椰水、泰式炒飯、炒麵、芒果糯米
飯、魚丸河粉等等。從前若要參與水上市場活動，遊
客須起早摸黑，花一兩個小時的巴士車程到河邊，為
了吸引更多遊客，當地船販索性更改商業時間，推遲
開檔（船）售賣。
我們抵達時已是上午十點多，陽光燦爛下，熱鬧非

凡的水道運河，熙來攘往的遊客和商販，旅人在觀賞
風景的同時也製造了風景，成為風景畫面裡的一個角
色。難以計數的舢舨，交錯排列迎接河岸邊洶湧的人
潮。舟楫如梭的水上市場，交易熱絡，不知為何，有

一種魅力在周遭緩緩散發，誘惑人不停地掏腰包購
物。商店划到客人的面前來，這是水上市場最為特殊
的地方。其實河裡和岸邊的商販，售賣的也不過就是
生活中價格廉宜的小食品、小商品，可是蘊藉㠥一種
看似商業卻又無比親切的氛圍。
在河邊的梯階隨地坐下，招手買了椰青喝椰水，還

有香甜的黃金香蕉，享受㠥自在閒逸的舒暢。1898
年，爾尼斯．楊寫的《黃色長袍的國度》這樣說：
「水是暹羅人真正的家，只有水才可以最完美地展現
他們自然民風、純真性格和天賦。沒有闊馬揚鞭，只
有乘船搖槳才是這個自由國度的獨有的氣質。」
河的流動，帶㠥悠揚活躍的生命力，語言固然有隔

閡，可是彼此都不必開口，便已經完成交易，是發自
內心的微笑，成為陌生人溝通的潤滑劑。
曼谷數日，閒閒地走來走去，帕蓬夜市、黎明寺、

考山路、意拉宛凱悅酒店旁的四面佛、鄭和廟、阿育
達亞大城府、耀華力唐人街⋯⋯甚至足療按摩，購物
飲食，在曼谷當遊客，根本無須言語，只要笑容。
繁華吵雜的曼谷，燈火輝煌的曼谷，巍峨精緻的曼

谷，雄偉壯觀的曼谷，古典和現代交融的曼谷，我們
帶㠥微笑，腳步悠閒自在，輕鬆愉快，在曼谷沒有聲
音，卻絲毫不妨礙曼谷的美麗，和對曼谷逐步逐步沉
陷下去的越來越深越濃的愛戀。

心靈的綠洲

常懷感恩之心

彥　火

客聚

做
採
訪
多
年
，
處
理
過
不
少
悲
喜
消
息
，
採
訪

時
如
何
全
情
投
入
，
採
訪
完
畢
很
快
便
能
抽
離
，

可
是
陳
慧
琳
一
對
孖
女
胎
死
腹
中
的
消
息
卻
令
心

情
久
久
不
能
平
伏
，
看
到
她
在
官
方
網
誌
上
寫

道
：
﹁
度
過
人
生
最
難
過
的
一
星
期⋯

⋯

盡
了
最
大
努

力
後
，
兩
位
女
兒
始
終
未
能
夠
跟
我
們
共
同
生
活
。
﹂

可
以
想
像
她
的
痛
，
很
替
她
難
過
，
整
個
人
悶
悶
不

樂
，
呆
了
大
半
天
才
能
提
起
勁
寫
此
稿
。

情
緒
難
抽
離
的
原
因
是
覺
得
好
人
不
應
受
這
種
痛

苦
。
陳
慧
琳
工
作
態
度
專
業
，
答
應
了
的
事
會
全
力
以

赴
，
十
分
專
業
，
她
坦
白
、
合
作
，
例
如
結
婚
生
仔
，

她
大
方
公
開
，
又
處
處
為
傳
媒
㠥
想
，
盡
量
打
開
方

便
之
門
，
直
性
子
，
遠
離
是
非
，
形
象
健
康
，
不
搞

緋
聞
，
有
教
養
，
純
品
善
良
，
是
娛
樂
圈
罕
有
的
恐

龍
，
為
何
命
運
要
這
樣
折
騰
她
，
給
了
她
，
又
迅
即
收

回
。此

時
竟
有
人
在
她
傷
口
上
灑
鹽
，
指
孖
女
流
產
是
因

為
陳
慧
琳
懷
孕
期
間
仍
愛
穿
高
跟
鞋
，
責
任
在
她
身

上
，
這
些
一
知
半
解
的
人
才
是
最
不
負
責
任
，
請
閉

嘴
，
事
實
是
陳
慧
琳
懷
孕
期
間
是
在
出
席
活
動
前
才
換

上
高
跟
鞋
，
活
動
完
畢
甫
上
保
母
車
她
便
改
穿
平
底

鞋
，
說
此
等
話
的
人
可
不
可
以
拿
出
同
情
心
來
？

也
有
落
井
下
石
之
徒
，
心
涼
的
說
，
幸
福
女
的
招
牌

給
打
破
了
，
酸
溜
溜
的
，
就
是
妒
忌
別
人
好
，
十
分
變

態
。
又
有
指
她
年
近
四
十
，
不
應
再
懷
孕
，
盡
顯
人
格

的
陰
暗
面
，
奉
勸
這
等
人
積
積
口
德
。

更
匪
夷
所
思
的
是
，
微
博
上
有
人
質
疑
，
人
工
受

孕
、
懷
孖
女
、
小
產
都
是
自
編
自
導
自
演
的
一
場
炒

作
，
想
問
講
這
話
的
人
是
不
是
愛
看
炒
作
新
聞
以
至
有

妄
想
症
？
陳
慧
琳
好
端
端
的
為
何
要
炒
作
？
為
催
谷
人

氣
？
今
時
今
日
的
陳
慧
琳
工
作
不
斷
，
又
何
需
谷
人

氣
？
她
在
網
誌
上
公
開
多
謝
醫
院
的
醫
生
和
護
士
，
難

道
醫
生
和
護
士
也
一
起
做
戲
？
別
人
正
經
歷
人
生
最

痛
，
不
問
候
不
關
心
可
以
，
但
勿
在
此
時
踩
多
腳
。

有
些
不
理
性
的
粉
絲
，
痛
恨
偶
像
的
假
想
敵
，
會
趁

假
想
敵
有
難
時
乘
機
抹
黑
發
炮
，
行
為
幼
稚
，
沒
想
到

好
人
如
陳
慧
琳
也
不
能
倖
免
。

願
陳
慧
琳
在
丈
夫
、
仔
仔
、
家
人
、
朋
友
、
粉
絲
的

愛
的
包
圍
下
，
靜
心
休
息
，
早
日
撫
平
傷
痛
。

陳慧琳痛失孖女

百
家
廊

朵
　
拉

批 評

無聲的

楊天命

知玄

興　國

國

查小欣

乾坤

吳康民

語絲

湯禎兆

觀察

曼谷

■曼谷的水上市場。 網上圖片 ■耀華力唐人街燈火輝煌。 網上圖片


